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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有首歌一直在我们教师之间流传、吟唱，

名字叫《教师歌》。内容是这样的：“来！

来！来！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发现你的小

孩。你不能教导小孩，除非是发现了你的小孩。来！来！

来！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了解你的小孩。你不能教导小

孩，除非是了解了你的小孩。来！来！来！来到小孩子的

队伍里，解放你的小孩。你不能教导小孩，除非是解放了

你的小孩。来！来！来！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信仰你的

小孩。你不能教导小孩，除非是信仰了你的小孩。来！来！

来！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变成一个小孩。你不能教导小

孩，除非是变成了一个小孩。”

这是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创始人陈鹤琴先生邀老朋友陶

行知为该社同仁谱写的社歌。陈鹤琴先生是儿童教育家，

是教育家。“来！来！来！”成了他发自内心的呼唤，

真诚，急切；“发现你的小孩”成了他研究教育的重大

主题，平实，深刻；“了解”“解放”“信仰”成了发

现儿童的必要前提，而且是大前提，坚决，无可置疑；

而“变成了一个小孩”则成了一种境界，崇高，伟大。

这首《教师歌》，诠释了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所谓儿

童观，就是如何看待儿童，如何对待儿童。陈先生就是

这么看待和对待儿童的。

一个伟大的教育竟然以“发现儿童”为主题，而且

如此真诚，如此强烈，如此坚定。这是一种精神、一种

品质、一种情怀、一种责任。陈先生从心底里发出这样

历程也不止一次地证明另一个论断：我们需要大批的教育家，

而且，更需要一大批好老师。

把目光投向世界吧。联合国教科文等四个组织，共同提

出一个口号：“复兴始于教师。”教育的复兴，始于教师；

国家的复兴，始于教师；中华民族的复兴，始于教师；复兴

教师，才能复兴教育，只有复兴教育，才能复兴民族。当然，

教育家也是教师，不过，“复兴始于教师”这一口号，其核

心思想是，要建设好教师队伍，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广大教

师身上。习近平主席在教师节号召全国教师做个好老师。他

并没有忽略教育家，也没有轻慢名师、大师。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习主席提出文学艺术的高地与高峰，我想，其中内

在地包含着教育的高地与高峰。但是，一再提倡、鼓励大家

做个好老师，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是一种战略意义。

对此，我们必须深入领会，准确把握。所以，当下在推行教

育家工程、项目、工作室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让广大教师做

个好老师这一更宏大的工程，也千万别忘了教育家工程、项

目、工作室，重点应放在首先做个好教师上，否则，有可能

变成一片浮云。

什么是好老师？我不禁想起三位当今的教育家，于漪、

李吉林、洪宗礼。他们至今都还在学校，仍然是个教师，而

且是个好老师。于漪老师说：“我一辈子做教师，我一辈子

学做教师。”一辈子做教师，表达的是忠诚与执著，一辈子

学做教师，表达的不只是谦逊，更重要的是对专业的永远追

求与深度的修炼，让自己更专业、更智慧、“更教师”。这

样的老师肯定是个好老师。李吉林老师说：“我是一个竞走

运动员，又是一个跳高运动员。”竞走运动员，表达的是永

不停歇、永远前行、永远不离开大地的精神和情怀，跳高运

动员表达的则是目标、意义不断提升的境界，让自己永远在

研究、实验、改革的路上攀登。这样的老师肯定是个好老师。

洪宗礼老师说：“我从来都是把工作当作学问做的，要从讲

台站到书架上。”把工作当做学问来做，表达的是，教学即

研究、教师即研究者的理念，站到书架上去，表达的则是读

书、钻研的愿望，其实，他本身已变成了一本书。这样的老

师肯定是个好老师。他们都用自己切身的体会、感悟演绎着

习近平主席关于好教师的要求——“理想信念、道德情操、

扎实学识、仁爱之心”。好老师自有标准，更重要的是自有

扎实的行动。好老师之“好”不在于他的口号，而在他教书

育人的行动中。我们坚定地相信，好老师的要求、标准不低，

但经过努力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好老师不等于就是教育家，教育家的标准、要求更高，

更有深度、更有厚度、更有宽度，因此也更有难度。但是，

如果不以好老师做基础，不从做好老师开始，一步步向前走，

教育家是诞生不了的。当然，我们做好老师的时候，心里想

的不应是做教育家；而是内心呼唤着：为了我们的孩子们，

为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而做好老师。

教育家与儿童

　成尚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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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教育是关于儿童的教育，离开

儿童就没有真正的教育，更没有良好的

教育。从中，我们深切地领悟到：教育

家离不开儿童，离开儿童无所谓有什么

教育家，无所谓有什么儿童教育家。从

本质上讲，教育家是儿童教育家，是儿

童研究的最优秀、最杰出的人。于是，

教育家的研究和成长，应有一个共同的、

永恒的话题，教育家与儿童；有一个共

同的核心理念，教育家在儿童研究与教

育中成长起来。

历史证实了这一点。《教师歌》让

我们自然想起了陶行知。陶行知先生也

是一位教育诗人。他写过《小孩不小歌》：

“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

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

这首小诗略带一点俏皮，还有一点调侃，

甚至还有一点讥笑，似乎陶行知微笑地

盯着我们看。他以诗诠释：小孩不小，

小孩很大，小孩有人的最伟大之处，小

孩应当是成人之师。道理说得十分简明：

小与不小，不在年纪，而在他是不是内

心丰富，是不是内心有无比强大的创造

潜能。大教育家写出了儿童诗，陶行知

先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并演绎自己的名

字：永远了解儿童、知晓我们的孩子；

永远伴随着儿童前行，永远行进在发现

儿童的旅程中。对儿童的热爱、认识与

发现，应当是教育家最具本质性的属性

和根本任务，也应当是教育家发展的动

力与成长的最高境界。

不只是教育家，古代的学者们也这

么去论述儿童。明代的李挚论述过童心：

“夫童心也，真心也；……若失却童心，

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而老子这么判断：圣人的精神状态，最

后要复归于婴孩。婴孩，与圣人在精神

上是一致的、相通的。难怪世界上有几

部关于“复归生命”的电影，比如《返

老还童》。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曾

说过：“下辈子，我想倒着活一回。”

这个戴眼镜的怪老头设计了实现“倒着

活一回”的步骤：第一阶段就是死亡。

第二阶段是他在敬老院睁开眼，一天比

一天感觉更好，直到因为太健康了被踢

出敬老院，领上养老金，然后开始工作。

第一天就得到一块金表，还有庆祝派对。

第三个阶段是 40 年后，够年轻了，可以

去享受退休生活了。狂欢，喝酒，准备

上高中了。接着上小学，然后变成了孩

子，无忧无虑地玩耍。不久，成了婴儿，

直到出生……这是一种想象，想象回到

婴孩的复归过程，在学术上被叫作“生

命复现”。《回归种子》的古巴作家阿

莱霍•卡彭铁尔这么说：“人在孩提时

期和耄耋之年这两个极端的相似性，从

某种意义上说生命是可以复现的。”因此，

教育儿童，其实质是在引导他们，并且

自己也在经历“生命复现”的过程——

教育与生命紧密地、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教育是何等神圣。教育，其实是“回归

种子”，教育家其实是培育“回归种子”

的人。

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儿童，尤其是教

育家。陈鹤琴先生说：“让我们重温一

下儿童的生活吧。”陶行知先生说：“等

到您重新生为一个小孩子，您会发现别

的小孩子是和从前所想的小孩子不同

了。”他还这么想象，假如我重新做一

个小孩，“我要立志做小事，立志做大

事”“我要多玩”“我要亲近万物、大自然、

大社会，云游公园、山林”。教育家李

吉林老师说，自己是一个“长大的儿童”。

教育家蒙台梭利称自己是一个“作为教

师的儿童”……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个意

思：教育家在本质上应当是一个儿童，

教育家应当首先做一个儿童。用陈鹤琴

先生的话来说，“除非”这样，你才可

能真正成长为教育家。也只有这样，教

育家才能真正建构自己的教育立场——

儿童立场。儿童立场是教育的根本立场，

是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站在儿童立场

上的人，才能回望历史，也才能瞭望未来。

未来也将证实这一点。

是的，教育家是永远站在儿童立场

上的人。比如，斯霞，“童心母爱”是

这位教育家对儿童立场最生动、最丰富、

最精彩的概括。“文革”结束后，学校

里来了不少外国客人，斯老师指导三年

级学生以此为内容练习作文。一位小朋

友这么写：“今天学校里来了好多外国

客人，其中一位法国女阿姨……”办公

室里的老师一听，说“法国女阿姨”是

个病句。斯老师说：“是的，这是个病句，

但是我暂时不想改它，因为小孩子就是

这么想、这么看的，这是他们的思维特

点和表达方式。”随课文识字，是斯霞

老师倡导的识字教学法和阅读教学法，

这不只是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顺应

儿童学习、发展的应有节奏。尽管有不

少识字教学法，还有不少阅读教学法，

但是这所有的教学法最终都是作用于儿

童的。而儿童是个整体，他不会去和你

的教学法一一去对应，他有自己内心的

渴求和内在的发展节律。因此，一切的

一切，都要基于儿童已有经验，从儿童

的需求出发，采用适合他们的方法去施

教，才会有良好的教育效果。无疑，斯

霞老师是最懂儿童的，是有鲜明儿童立

场的，她不愧是教育家，是儿童教育家。

值得注意的是，对教育家与儿童关系

的认识，还不能止于以上层面，因为社会

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儿童也在改变的发

展中。最近，“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正

在深入展开，对儿童的认识也随之而深化。

与过去的童年研究不同，“新童年社会学”

的研究既不将童年理解为一种普通存在的

生物学现象，也不将儿童视作社会化过程

中未完成的消极个体。“新童年社会学在

认识论上有两个新的突破：首先，它认为

儿童不是消极的、接受建构的对象，而是

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是建构自身现实存在

的参与者。”（艾莉森•詹姆斯等著，

何芳译，《童年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2014.8，译者序）这些研究的新成果，

对当下的儿童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提出了

新课题。无疑，名师们、正在成长着的未

来教育家们，如何提升自己的研究视角，

如何对儿童的研究从“类”的研究转向个

体研究，如何对童年经验和意义有新的文

化解释，如何突显儿童发展中的主体性、

积极参与性……如此等等，都迫切地期待

着我们去研究。

陈鹤琴、陶行知、斯霞、李吉林等

教育家对儿童的认识和发现并未过时，

仍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毫无疑问，我

们要继承、要弘扬，同时也要有新的发展。

教育家永远与儿童在一起，儿童永远在

教育家的心灵里，教育家与儿童的互动、

对话、推动，教育的发展，也必然推动

教育家站在教育的制高点上。

理    念


